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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尉的女儿

普希全

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

“要是到近卫军去，他明天就是上尉了。”

“不，让他暂且到军队里去服役。”

“说得不错.让他伤心一阵子

可是他的父亲是谁?”

      — 克尼亚日宁①

    我父亲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格里尼约夫年轻时在米尼赫

伯爵手下服务，一七xx年以中校衔退伍。从那时起他就住

在辛比尔斯克自己的乡下，在那里他娶了当地一个穷贵族的

女儿阿芙朵季亚·华西里耶夫娜·尤某为妻，一共生了九个孩

子，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时候死去了。

    承蒙我们的近亲近卫军少校s公爵的关照，我还在娘

胎里的时候，我的名字就以中士的名义在谢苗诺夫团登记在

册了。万一母亲生下的是个女儿，那么只要父亲宣布这个没

有出现过的中士已经死去，事情也就完了。我名义上是请

假，一直要到学业期满为止。当时，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



不同。从五岁起，父母就把我交给了马夫萨维里奇，由丁他

为人规矩，家里把我交给他照料，让他做我的管教人，在他

的督促下，我12岁就学会了俄文，并且能非常正确地识别

猎狗的特性。这时父亲给我从莫斯科雇来一个法国人博普雷

先生，他是跟着我们订购的供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-

起来的。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很不高兴。 “真要感谢上帝

了，”他嘀咭着，“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服侍，干吗还要花

钱雇一个法国先生呢，好像自己人都没有了似的} },

    博普雷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，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，

接着来俄国当教师⑦，可是他不大懂得这个同的含义。他是

个好人，可是轻浮放荡到了极点。他的主要缺点是迷恋女

色。由于他自作多情，常常被人轰走，因此整口价唉声叹

气。而且，(照他自己的说法)他并不是酒瓶的仇敌，也就

是说 (按俄国人的说法)，喜欢多喝一CJ。但是由干在我们

家里只是吃午饭时喝葡萄酒，而且只喝一小杯，斟酒时还常

常把老师漏掉，这一来，我那位博普雷便很快习惯了饮用俄

国果子酒，甚至认为这种酒比法国葡萄酒好，对于胃更有好

处。没多久，我们就相处得很好，虽然按照合同，他必须教

我法语、德国和所有的功课，但他却更急于向我学会随便说

几句俄国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各干各的事情了。我们成了知
心朋友。我甚至不想要别的老师。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

开了，事情是这样的.

    有一天，麻脸的胖洗衣女仆帕拉什卡和独眼的养牛女仆

阿库里卡像约好了似地同时跪倒在我母亲脚下，承认自己行

为不轨，并且哭哭啼啼地告法国先生的状，说他利用她们年

轻无知，侮辱了她们。母亲很看重这种事情，告诉了父亲。

    ·2 .



父亲干净利落地处置了这件事。他立刻吩咐把那个法国流氓

找来。仆人报告，说法国先生正在给我上课。父亲便到我房

间来了。这时，博普雷正若无其事地在床上睡大觉。我在忙

目己的事清，要知道家里给我从莫斯科买来了一张地图。它

就挂在墙上，完全没有用。地图是那么大，纸张是那么好，

早就诱惑着我。我打定主意要用它做个风筝，于是趁博普雷

正在睡觉的机会干了起来。我正把一根假树皮做的尾巴配上

好望角的时候，父亲进来了。看见我在做这种地理作业，父

亲把我的耳朵揪了一下，然后向博普雷奔过去，十分租暴地

把他叫醒，对他狠狠地责骂起来。博普雷心慌意乱，本想欠

起身来，可是办不到 这个可怜的法国人喝得烂醉如泥。新

帐老帐一起算。父亲抓住他的衣领，一把将他从床上提起

来，推出门外，当天就把他赶走了。这一下萨维里奇可高兴

得无法形容，我受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。

    我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，放放鸽子，和仆人家的孩子们

跳跳山羊。这时，我已经满16岁了。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

化。

    秋天里，有一次母亲在客厅里煮蜂蜜果酱，我舔着嘴

唇，望着沸腾的泡床。父亲在窗边读着每年订阅的 《皇家年

鉴》。这本书总是使他十分激动·他始终怀着非常关切的心

情反复阅读它，每读一次都使他极其愤恨。母亲早就熟知他

的习惯，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些，这

样，父亲有时就一连几个月见不到这本 《皇家年鉴》，可是，

要是让他偶然找到，他就会一连几小时捧住不放。父亲读着

《皇家年鉴》。偶尔耸耸肩膀，低声唠叨着:“好一个陆军中

将1 他在我那个连里时不过是个中士呢， ·获得两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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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国勋章， 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不久以前的事

    ”父亲终于把年鉴扔在沙发上，不祥地沉思起来。

    蓦地，他转过身来问母亲:“阿芙朵季亚·华西里耶夫

娜，我们的小彼得几岁了?”

    “刚满16岁，”母亲回答。“小彼得正是娜斯塔西亚·盖

拉西莫夫娜婶婶瞎了一只眼那年生的，那时还

    “行啦，”父亲打断她的话，“该让他去服役了，别让他

在使女的房间里钻进钻出，在鸽子窝旁爬上爬下，这一切都

够了。”

    母亲想到很快就要和我分别，吓呆了，她手里的勺子掉

到锅子里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和她相反，我那高兴劲

儿可是没法形容啦。在我头脑里，服役的念头是和自由自

在、快快活活地过彼得堡生活的念头融合在一起的。我想象

着当上近卫军军官的模样，依我看，人类的幸福莫过于此

了。

    父亲不喜欢改变主意，也不喜欢拖拖拉拉。我出门的日

期定下来了。起程前一天，父亲说要写封信让我带给未来的

长官，吩咐给他拿笔和纸来。

    “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，”母亲说， “别忘了替我问候E

公爵，就说我希望他别丢下小彼得不管。”

    “别胡言乱语啦t”父亲皱起眉头说，“我干吗要写信给

s公爵呢?”
    “你不是说要写信给小彼得的长官吗?”

    “是啊，那又怎么样?”
    “小彼得的长官就是s公爵。小彼得可是在谢苗诺夫团

登记过的啊。”

    .4 ·



    “登记过，他登记过关我什么事?小彼得不到彼得堡去。

在彼得堡服务，他能学到什么东西?学会花钱和放荡?不，

让他到军队里去服役，让他吃点苦，闻点火药味，让他当

兵，而不是做二流子。在近卫军里登记过I他的证件在哪

儿?给我拿来。”

    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小汗衫一起放在母亲的首饰匣

里，母亲把证件找来，用颤抖的手递给父亲。父亲仔细看了

一遍，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，写起信来。

    好奇心使我好不苦恼:要是不送我到彼得堡，那么到底

要送我到哪儿去呢?我紧紧盯着父亲那支写得很慢的笔。他

终于写完了，把信和证件一起封进一个封袋里，摘下眼镜，

把我叫到他跟前，对我说:“你把这封信送给安德烈·卡尔洛

维奇·P，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。你到奥伦堡去，在他

手下服务。”

    这一来，我那些光辉灿烂的前景一下子全成了泡影了1

我等到的不是快乐的彼得堡生活，而是在一个荒凉的远方过

寂寞无味的日子。刚刚我还那么兴高采烈地想象着的公务，

现在竟成了极大的不幸。可争辩是没有用的I第二天早晨.

大门前驶来了一辆旅行用的带篷马车，大家把我的箱子、备

有茶具的食品盒、一包包小白面包和馅饼— 那是娇生惯养

的家庭生活的最后标志，— 一一放到马车上去。父母亲给

·我祝了福。父亲对我说·“再见，彼得。你对谁宣过誓，就

要忠诚地为他服务;要服从长官，不要逢迎拍马;服务的时

候，不要逞能抢先，也不要偷懒推托;要记住一句老话:从

头爱惜新衣，从小爱护名誉。”母亲含泪嘱咐我注意身体，

要萨维里奇好好照顾孩子。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免皮袄，上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5 ·



再加一件狐皮大衣。我流着泪和萨维里奇坐士马车上路了。

    当天晚上我来到了辛比尔斯克，我必须在那里呆一天，

买些必要的东西，这些事也是早就吩咐过萨维里奇的。我留

宿在一家小旅店。萨维里奇一早就到店铺里去了。老是从窗

口望着那泥泞的小巷使我感到无聊，我就到各个房间去走

走。走进台球房，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绅士，他约莫3S

岁，蓄着长长的黑胡子，穿着晨衣，手里拿着球杆，嘴里衔

着烟斗。他正跟一个记分员在打台球，那记分员赢了球可以

喝一小杯伏特加，输了球就得在球台下爬一圈。我瞧着他们

打台球。越是往下打，记分员在台下爬行的次数越多，最后

记分员终于扒在球台下不能动弹了。那绅士对他说了儿句尖

酸刻薄的话作为悼词，接着就邀我和他一起打。我说我不

会，拒绝了。看来，他觉得很奇怪。他似乎很惋惜地瞧瞧
我，可是我们攀谈起来了。我从他的话}}.知道他叫伊凡·伊

凡诺维奇·祖林，是镖骑兵团的上尉，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

兵，住在这家旅店里。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像士兵那样随便

吃顿饭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。祖林喝

了很多酒，并且殷勤地劝我多喝一点，说是应该习惯军队生

活。他给我说了许多军队里的笑话，使我笑得前仰后合。到

喝完酒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了。这时他提

出要教我打台球。“这对我们当兵的弟兄来说，是必不可少

的。”他说。“譬如说，你行军到了一个地方，那时你干什么

好呢?并不是经常可以打犹太人的。你只好到旅店里去打台

球，而要打台球，你就得学会它1”我完全被他说服了，于
是就用心地学起来。祖林大声称赞我，对我进步得这么快表

示惊奇，我练习了几次，他就提议和我赌钱，每次输赢一戈

    “6 。



比，不是为了赢钱，而是为了不白打，据他说，白打是坏的

习惯。这一点我也同意了。接着祖林又吩咐拿潘趣酒来，他

劝我尝一尝，一再说，应该养成这种军队里的习惯，如果不

会喝潘趣酒，那还像什么当兵的，我听了他的话。同时我们

还继续打球。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我的胆子也越来越

大。我的球常常打出界外，我直冒火，骂那记分员，天知道

他是怎么记数的，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，总之，我像一个任

性的孩子那样胡作非为起来。然而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祖林看看表，放下球杆，宣布我输掉100卢布。这下我可有

点着急了。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。我向他道歉。祖林打

断我的话，说.“你得了吧，不过你不用着急，我可以等一

会儿，现在我们到阿林努什卡那儿去吧。”

    有什么可说的呢?这一天我过得像开头那样放荡。我们

在阿林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。祖林不断替我斟酒，老是说，

应该养成这种军队里的习惯。吃完这顿饭，我简直站也站不

住了;到了半夜，祖林才把我送回旅店。

    萨维里奇在大门口接我们。看到我这副对军务显然非常

尽心竭力的样子，他不禁惊叫了一声。“少爷，你这是怎么

搞的?”他痛心地说，“你是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的，哎哟，

我的天啊t这种罪孽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，”“住嘴，老家

伙，”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，“大概是你自己喝醉了，去睡觉

    扶我到床上去。”

    第二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头好疼，我模模糊糊地想

起了昨天的事情。萨维里奇端茶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“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”他摇摇头对我说，“你放荡得太早了。

你像谁呢?你父亲、你爷爷都不是酒徒，母亲就更不必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7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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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.她一辈子除了克瓦斯③，什么也没有喝过。是谁叫你干

这种事情的?只有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。他总是跑去找安季

皮耶夫娜，对她说.‘太太，热一夫一普里伏特加。’④现在
你也来热一夫一普里了!不用说，这是那个狗怠子干的好

事。还要请那个异教徒来照料孩子，好像老爷家就没有人似

的R”

    我觉得很惭愧。我回过头对他说·“你走吧，萨维里奇，

我不喝茶。”但是萨维里奇一数落起来，就很难阻止他了。

“你看，彼得·安德烈伊奇，喝醉酒有什么好处，又是头疼，

又是不想吃饭。人一喝酒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你喝一点

掺蜂蜜的黄瓜露吧，最好是喝小半杯果子酒解解酒。好吗?”

    这时有个孩子走进来，递给我一张祖林写的便条。我打

开纸条，上面写着:

    “亲爱的彼得·妥德烈耶维奇，请将昨天输给我的100卢

布交敞小厮带回，我亚需用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凡·祖林”

    毫无办法。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命令那位照管

我的钱财、衣物和事务⑤的萨维里奇付给这小厮100卢布。

“怎么i为什么?”萨维里奇大吃一惊，问道。 “是我欠他

的。”我尽可能冷漠地回答。“欠他的!”萨维里奇越来越吃

惊，反问道:“你刚来这里，是什么时候欠他这笔债的?这

事情可不对头。少爷，尽管你愿意，钱我可是不给。”

    我想，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我拗不过这固执的老头，那以

后就别想摆脱他的监督了，于是我就很威严地望了他一眼，

又引池说:“我是你的主人.你是我的仆人。钱是我的。我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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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钱，因为我情愿。我劝你别自作聪明，只管照命令办。”
   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，十分吃惊，他无可奈何地拍了一

下手，就站在那里呆住了。“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，”我愤怒

地叫喊着。萨维里奇哭了起来。“我的爷彼得·安德烈伊奇。”
他用发颤的声音说。“别让我愁死吧。我的宝贝，听我老头

子的话·写信告诉那强盗，就说你是闹着玩的，说我们没有

钱。100卢布!仁慈的上帝，你对他说，你的父母亲严厉禁
止你赌博，除了用核桃 ”“别胡说了，”我严厉地打断他

的话.“把钱拿来，不然我就掐着你的脖子把你赶出去”。

    萨维里奇哭丧着脸瞧了我一眼，去拿钱还债了。我很可

怜这老头，但我想摆脱他的束缚，证明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

了。钱付给了祖林。萨维里奇急着要把我带出这家该死的旅

店。他来告诉我马已备好了。我深感羞愧，默默地侮恨，就

这样离开了辛比尔斯克，没有跟我那位老师告别，也不想再

和他见面。

第二章 向 导

这儿是个可爱的地方，

是我从未见过的异乡!-

不是我自己来到这里，

不是骏马带我来这里:

是那青春的朝气和伶俐，

是那酒店醉人的气息，

引来我这善良的小伙计。

          — 古代歌谣⑥



    我一路上沉思默想，很不愉快。我输掉的那笔款子，按
当时的价值是I}}可观的。我心里不能不承认，我在辛比尔斯
克旅店里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，而且我还感到很对不起萨维

里奇。这一切都使我心里很难过。老头子愁眉苦脸地坐在驭

座上，背对着我，一声不翻，只是偶尔干咳一两声。我很想
与他和解，但不知从何谈起。我终于对他说:“好了，好了，

萨维里奇.行了，让我们和解吗，是我不好;我自己知道，

是我不对。我昨夭做错了事，无缘无故地欺侮了你。我以后
一定要机灵点，听你的话。好了，别生气了;我们讲和吧。”

    “唉，我的爷彼得·安德烈伊衡诬”他长叹一声回答说。

“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;全是我不好。我怎么会把你一个人
丢在旅店里，这可怎么办?真是鬼迷了心窍，我突然想到教

堂管事的老婆那里去，看看我的教亲。结果就像常言拚锐的
那样.去看望教亲，却受到监禁。我一坐就是半天，真是倒

了大霉! 我可怎么有脸去见主人呢?要是让他们知道孩

子在外面喝酒赌博，他们会怎么说呢。”

   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.我向他保证今后没有他的同

意决不乱花一个戈比。他渐渐心平气和下来，虽然还是偶尔

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:"100卢布，可不是玩的，”
    我渐渐接近了服役的地方。我周围是一片交错着山峦峡

谷的荒原。到处覆盖着冰雪。太阳快下山了。我的马车顺着

一条狭窄的小路，更正确地说，是农民的雪橇滑过的痕迹缓

缓前进。突然，车夫抬头望望远方，接着，摘下帽子回过头

来对我说 “少爷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    “为什么?”
      }0 ·



    “夭气靠不住:起风了，你看，风都把雪刮起来了。”
    f‘那有什么关系!”

    “你看那边是什么?’’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。
    “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草原和清亮的

天空。”

    “你看，你看那儿有一朵云。”

    我看见天边真的有一朵白云，起初我还以为是远处的山

峦呢。车夫对我说，那朵小云是风雪的顶兆。

    我听说过这里刮暴风雪的情况，知道一刮起暴风雪，整

个车队都会给淹没。萨维里奇赞同车夫的意见，劝我回去。

但我觉得风还不大;我很想在暴风雪来到之前赶到下一站，

所以只吩咐他们快点赶车。

    车夫把车赶得飞快，但还是一个劲儿地望着东方。马儿

很有节奏地跑着。这时风越刮越大。那朵小云变成一片灰白

色的阴云，沉甸甸地上升着，扩展着，渐渐把整个夭空遮满

了。下起了小雪，接着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。狂风怒吼着，

暴风雪终于来临了。刹那间，黑沉沉的天空便和这雪的海洋

混成一片。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“糟了，少爷，”车夫叫喊起

来，“倒霉了，真遇上暴风雪了!”

    我从车篷里探出头来一看:周围是一片昏夭黑地和狂

风。狂风呼号着，是那么凶猛和残暴，就象一头张牙舞爪的

野兽;雪片把我和萨维里奇身上全盖满了;马儿一步一步地

走着，不久就停了下来。

    “你怎么不赶了?”我焦急地问车夫。“怎么赶呢?”他从

驭座上爬了下来，回答说，“不知道到哪里了，没有路，天

又这么黑。”我骂他，萨维里奇却替他打抱不平:“你干吗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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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我们的话，”他很生气地说，“满好回旅店去，那时你就可
以喝喝茶，可以安安稳稳一觉睡到大天亮，那时暴风雪也停
了，也好继续赶路了。可我们急着到哪儿去?又不是赶着去

吃喜酒!”萨维里奇的话是对的。可是毫无办法，雪还这么

下着。马车旁边己积起雪堆。马儿站着，聋拉着脑袋，偶尔

颤抖一下。车夫在周围走来走去，闲得无聊，就理理挽具。

萨维里奇嘀咕着，我环视着四周，希望能找到房屋或道路的

痕迹，但是除了模模糊糊的飞卷的暴风雪，什么也看不见

⋯⋯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黑点子。 “喂，车夫!”我叫起来，

“瞧，那个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?”车夫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“天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少爷，”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谬，
“车不像车，树不像树，好像还会动。也许是一只狼或者一

个人。” -
    我吩咐把车赶到那里去，那个东西也立即朝我们这儿移

动。过了两分钟，·我们便跟一个人并排靠在一起了。“喂，

好心人!”。车夫向他喊道:“你知道路在哪儿吗?”

    “这儿就是路，我就站在坚实的地方，”过路人回答说，

“可这有什么用?”

    “你听我说，乡下人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熟悉这地方吗?_
能不能带我到宿夜的地方去?”

    “这地方我熟悉，”过路人回答，“荣耀归于上帝，这儿

我完全走遍了。可这是什么天气，很容易迷路的。最好还是

在这儿等一等，也许暴风雪会停下来，天空也会亮起来，那

时我们就可以按照天上星星的位置找到路了。”

    他的冷静使我提起了精神。我已经打算听天由命，在这

草原上过一夜了，突然过路人灵巧地爬上驭座，对车夫说:

      12 ·



“荣耀归于上帝，不远的地方有住家，向右拐，走吧。”

    “为什么朝右边走?”车夫不高兴地问道。“你看到哪儿

有路?还不是:马儿是别人的，马扼也不是自己的，那你就

拚命赶吧。”我觉得车夫的话是对的。“真的，”我说，“你凭

什么认为不远的地方有住家呢?”“因为风是从那儿吹来的，”

过路人回答说，“我闻到烟味儿，可见村子离这儿不远。”他

的机灵和敏感使我吃惊。我吩咐车夫上路。马儿艰难地踩着

深深的积雪。马车无声地前进着，一会儿爬过雪堆，一会儿

落进低地，忽而颠到这一边，忽而颠到那一边，就像一条大

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。萨维里奇哼哼着，不时碰到我

的腰部。·我放下车篷，裹紧木衣，打起吨来。_暴风雪的歌唱
和马车的摇晃催着我入眠。

    我做了个梦，这个梦我是永远忘不了的，而且直到现

在，当我想到我这一生的奇遇时，我仍认为这个梦是个预

兆。读者一定会原谅我:因为凭经验可以知道，一个人不管

多么蔑视迷信，他还是会向迷信低头的。

    我的感觉和心情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:现实已经让位给

梦幻，并且和梦幻结合在一起，进入刚刚入梦时的那种迷迷

糊糊的梦境中。我觉得暴风雪仍在逞凶，我们仍在雪原上迷

失路途.··⋯蓦地，我看见了一扇大门，并且跟着马车驶入了

我家的庄园。我最初想到的就是担心父亲对我不由自主回到

家里这种举动发脾气，怕他会以为我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。

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，看到母亲悲痛欲绝地在台阶上迎接

我。“轻一点，”她对我说，“父亲病得快死了，他想再见你

一面。”我吓坏了，就跟着她走进卧室。我看见房间里灯光

微弱，床前站着许多人，一个个哭丧着脸。我轻轻走到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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